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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XING GU SHI
在这 里感受辽宁奋进脉搏

“我去钢厂有‘瘾’，到了钢厂，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钢铁情结早已融入他的骨子里。

从一楼走上五楼，80岁的王国栋步履轻盈，不歇不喘。一鼓作气，王国栋就是这样攻破一个个科研难题的。

王国栋（右一）带领团队研发“超级钢”。东北大学供图

1942年生于辽宁大连，中
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轧制技术领
域国际知名专家。长期从事
钢铁材料轧制理论、工艺、自
动化等方面的应用基础和工

程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和完成多项国家重
大基础研究规划项目（973）、高技术项目
（863）、攻关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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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钢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关艳玲

实践出题，科研解题。1998年，时任东北
大学轧制技术与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的王国栋带领团队成立课题组，并获得
了国家973计划的支持，研究如何利用晶粒细
化的方法提高钢材的力学性能，在保证塑性
不变的情况下，屈服强度提高一倍。

塑性，简单说就是材料韧不韧。强度，用
东北话来解释，就是“扛劲儿”。强度提高了，同
样需要扛1000千克的重量，需要的钢材就少
了。假如用这样的钢材制造汽车，车的重量轻
了，耗油量也会降低、碳排放也会减少。

当时，日本等国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
研究，他们采取的是最大限度细化晶粒的技
术路线。王国栋决定不跟随潮流，而是聚焦
现有工业条件下能够生产的定位，创新提出
晶粒适度细化的概念。

王国栋带领团队开始了“闯关”。从实验
室到钢厂再到应用，经过大量论证、测量、模
拟、计算、实验等，团队终于解决了一个个难
题——“超级钢”诞生了！

这个课题连创国际竞争的四个第一：第
一次得到钢铁工业生产的工艺窗口；第一次
在实验室里做出原型钢样品；第一次在工业
生产的条件下，轧制出第一卷“超级钢”；第一
次将“超级钢”应用于汽车制造。

“超级钢”的应用有效地降低了资源消
耗，节约了大量开支。这一成果也获得了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超级钢”研发的基础上，重点实验室
又在超级钢线材、棒材、中厚板等方面取得突
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绿色化的钢铁产品强健了大国“筋骨”。
981钻井平台、观音岩大型电站、新一代舰船、
南海荔湾深海油气田厚壁管线、驰骋北冰洋
的高技术船舶、“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全
球首堆示范项目……这些“国之重器”中都有
王国栋和团队的心血和汗水。

“钢铁材料有很大的潜力，对于已经炼出
来的钢铁，我们可以通过加工过程工艺条件
的控制，调控钢材的内部组织和结构，提升其
性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它们的潜力，让钢铁材
料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王国栋介绍。如今，
钢铁行业有了更长足的进步，“超级钢”就如

同“超级稻”一样，性能向着更高、更好、更强
迈进，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领跑

在东北大学实验室的厂房中，很多设备
都印着RAL的标识，设备介绍的文字中，有两
个字特别让人振奋：自研。王国栋骄傲地告
诉记者，这些实验设备很多都处于行业领跑
地位。这些设备，几乎占据了全部国内市场，
为中国的钢铁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安装
了永不停息的发动机。

创新无止境。让中国成为钢铁科技的领
跑者，是王国栋矢志不渝的目标。

登高才能望远，创新才能颠覆！王国栋
紧盯着世界发展的前沿，时刻感受着国家和
企业的需求。凭着对科技发展的敏感性和对
国家、人民的责任感，王国栋在每一个关键时
刻，总能找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提出
闯过“无人区”创新的方向。

钢板有厚度，怎样能让钢板的表面和内
部都尽快同时冷却呢？当时国内外都采用的
层流冷却法达不到这个要求。后来，国际学
术界提出超快速冷却的概念，一些国家也开
始了超快冷的实践。

王国栋一直十分关注热轧钢板超快速冷
却技术。在一次出国考察时，正好有钢厂的
参观行程，王国栋提出，能不能参观一下这种
超快冷设备工作情况？对方同意了。然而，
当到达现场时，王国栋却只看到了黑漆漆一
片“空转”着的设备，生产线处于“待轧”状
态。黑暗之中，对方的心思不言而喻。

“核心技术只能靠自主研发”，那次考察
让王国栋更加坚定必须走自主研发之路的
决心。王国栋带领团队开始向“控制轧制和
控制冷却技术”超快冷装备发起挑战。

控轧控冷，需要稳定的、窄窗口的温度控
制，才能让热轧钢材的组织和性能，向着我们

需要的方向变化。这种苛刻的条件，在实验
室都不容易实现，在生产线上要用怎样的设
备来实现呢？王国栋团队根据钢铁淬火机研
发的经验和灵感，提出一整套新的理论、工
艺，研制出了相应设备。

可当设备进入企业时，却遇到了质疑。这
种快速冷却技术真的能比国外的技术和传统
的技术都好吗？会不会冷却不均匀？会不会
造成钢板不平？面对企业的担忧，王国栋表
示：可以按照企业要求，由实验室出费用，为企
业加装一段7米左右的超快冷装置，如果达不
到预期的效果，超快冷部分也可以当普通控冷
设备用。

试验当天，工人们带着挑剔的目光开始
了对钢板的各种测试。综合各种数据，最后
工人们给出了答案：钢板一点也不“瓢”，性能
比原来的工艺还好！

企业看到了效果，新技术的应用之路也
就越走越宽。根据合作企业的需求，7 米长
的实验段变成了 20 多米的成套设备。在企
业新引进的 5 米宽厚板轧制线上，也用上了
这款超快冷设备。接下来，一批引进的2250
热连轧机拆除了“原装”的层流设备，改造成
超快冷，创造了国内外热连轧超快冷的先
河；目前已经有20余条热带生产线和26条中
厚板生产线安装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
快冷设备，为我国的板带材生产创新发展立
下了大功。

在板带材超快冷成功的基础上，王国栋
团队又根据不同断面钢材的生产需求，开
发出各种不同类型的超快冷设备，应用于
H 型 钢 、角 钢 、棒 材 、线 材 等 生 产 线 上 。
2021 年，应用于钢管超快冷的项目“热轧无
缝钢管在线组织性能调控关键技术、装备
开发及应用”获得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
国金属学会冶金科学技术奖特等奖。项目
就是由实验室现任主任、王国栋的学生袁国
领衔完成的。

“从120多年前德国曼内斯曼兄弟开发无
缝钢管穿孔技术以来，在无缝钢管生产中第
一次留下了中国人的印记。”王国栋说。

经过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过程，控制冷
却设备的制高点，终于被中国人占领了。

钢铁，我们生活中应用广泛、常见的金属
材料，你会用哪个词来形容它？

坚硬的，冰冷的，沉重的，重要的，抑或是
其他？

——可爱的！这是“钢铁”院士王国栋的
回答。“钢铁材料是很可爱的，你只有爱上它，
才能驾驭它。”

一辈子，一件事。
在让钢铁更“可爱”的路上，王国栋披荆

斩棘，不断攀登科学的高峰。
在东北大学校园的东南部有一栋普通的

白色小楼，东北大学轧制技术与连轧自动化
国家重点实验室（RAL）就坐落在这里。

从一楼走上五楼的办公室，80 岁的王国
栋步履轻盈，不歇不喘。一鼓作气，王国栋就
是这样攻破一个个科研难题的。

立志

“我去钢厂有‘瘾’，到了钢厂，就有一种
回家的感觉。”王国栋说，钢铁情结早已融入
他的骨子里。

1950 年，王国栋跟随调到鞍钢工作的父
母，从大连来到了鞍山。那时候，8岁的他从
没有想过，这一生，都将与钢铁结下不解之
缘，不断赋予、培育、发展钢铁的新“品格”。

改天换地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
1949年，全国钢年产量不足16万吨，平均下来
还不够给每个家庭打一把菜刀。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
就什么都好办了。”毛泽东主席曾不止一次表
达过这个观点。

面对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高炉，鞍
钢广大职工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提合理化建
议活动。王崇伦发明了“万能工具胎”，张明
山发明了棒线材轧机“反围盘”……鞍钢相继
建成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三
大工程”，掀开了我国冶金建设史新的一页。

听着炼钢工人的感人故事，看着工程建
设的壮观场景，王国栋就在这样的环境氛围
中成长起来。红火的、宏大的、关乎国家发展
命脉的钢铁行业图景，深深地镌刻在王国栋
的脑海中。于是，在选择大学和专业时，他丝
毫没有犹豫就选择了东北工学院（今东北大
学）钢铁冶金系钢铁压力加工专业。

大学毕业后，王国栋被分配到了鞍钢小
型厂工作。小型厂生产条件艰苦、劳动强度
大、危险性高。王国栋从夹钳等基础性工作做
起。在轧机的轰鸣声中、在轧件的往来穿梭中，
他开始了另一种学习——向实践学习。

在倒班忙碌的同时，王国栋发现，在横列
式轧机上轧制一种周期断面钢件时，由于技术
原因，成材率最高只能达到75%，造成原料的极
大浪费。如果能通过技术革新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王国栋的想法
获得了厂领导的支持，他与3位实践经验丰富
的老工人组成了技术革新组，夜以继日，不断
改进、试验，终于攻克了这道技术难题。

谈及那次技术攻关，王国栋今天依然感
慨万千，“创新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生产实践
中发现的问题。在此后的科研工作中，我们
也一直坚持问题牵引、需求牵引的原则，不断
探索，不断创新。”

在小型厂工作的那十年，也是王国栋破
茧成蝶的十年。他对钢铁生产流程有了深刻
理解，也养成了面向需求、深入实践、求真务
实的工作作风。

忙碌之余，王国栋还不断向书本学习，鞍
钢拥有当时全国最大的冶金行业图书馆，藏
书丰富，有最新出版的中文和外文期刊。于
是，王国栋成为图书馆当时少有的热心读者
之一，一有休息时间，就扎到书堆里。

图书馆为王国栋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看
到了钢铁行业的前沿，也看到了中国与先进
国家的差距，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油然而
生：国家要发展，离不开钢铁工业，自己有责
任为祖国的钢铁工业贡献一份微薄力量。

1978 年，王国栋考取北京钢铁研究总院
压力加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又
回到了母校东北工学院任教。

闯关

钢铁，工业的粮食，大国之筋骨。与钢铁
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王国栋深知钢铁对于国家
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国防安全的意
义。同时，他也日益感受到钢铁工业发展所
面临的资源、能源与环境的压力。

在参与一家钢铁企业一条引进生产线的
技术攻关时，王国栋听到厂方领导的感慨，

“怎么能想办法利用这套轧机生产出高质量
钢板呢？”这话令王国栋开始思索：我们搞轧
钢的，如何调控钢材轧制加工工艺，让生产出
的钢材性能好、成本低、资源消耗少、回收利
用率还高，成为“超级钢”呢？

授业

王国栋的办公室陈设很简单，墙上的条幅
“做真科研，真做科研”是仅有的装饰。这是王
国栋对自己的要求，也指导着学生的成长方向。

真科研，就是要深入实际，解决面向实际
的问题。课题从哪里来？这是王国栋经常自问
也经常和实验室的师生探讨的话题。“只有从实
践中来，从国民经济发展需求中寻求技术创新
的方向，并将研究成果积极应用于国民经济发
展实际，才能在科技创新的浪潮中乘风破浪。”

“有人说，自己发表了多少篇核心期刊论
文，证明这项技术很优秀。但是我会问他，你
的技术在哪里应用了？”在实验室的一幅幅科
研成果展板面前，王国栋告诉记者，实验室的
考核办法就是：实干，实绩，实效。他坚信，创
新来源于实际，来源于需求。

刘振宇从 1989 年开始师从王国栋，是王
国栋院士带的第一位博士生。“王老师每次讲
课都非常认真，还给我们准备了厚厚的一本教
案。”东北大学教授刘振宇深情地回忆起当年
的学习生活，“老师总是鼓励学生要不断创新，
要做行业的第一或者唯一。”

钢铁工业是典型的流程工业，每时每刻都
在产生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对于钢材产品性
能、质量的精准预测和稳定控制具有重要意
义。刘振宇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利用钢铁大
数据调控产品质量。如今，刘振宇带领的团队
与宝钢、鞍钢等企业合作，让大数据握手大生
产，开发出绿色钢铁数字化制造技术。

“在解决受制于人的重大瓶颈问题上担当
作为，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我们就
一定能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打造钢材未来发
展新优势。”刘振宇说。

令王国栋欣慰的是，他带出的100多名硕
士、博士研究生，都活跃在院校和企业里，成为
行业的中坚力量，为国家的钢铁行业发光发热。

在采访之前，记者一直在头脑中设计
各种对话场景，想象王院士会重点讲述些
什么。我想，也许他会愿意讲一些过去的
故事，还有他领悟的人生道理。然而，在
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位有着无数辉煌过去
可以回顾的老人，更关注的是未来。

双碳、数字化转型、结构调整“三篇
大文章”、钢铁行业的绿色化、智能化、高
质化、服务化……这些话题，才是他更关
注的。

2019 年年底，在王院士的积极推动
下，由河钢集团、东北大学等联合成立了

“工业互联网赋能钢铁智能制造联合创新
中心”，与时俱进地运用5G+技术等赋能
行业发展，打造2250 涵盖炼铁、炼钢、连
铸、热轧、冷轧的全流程、一体化、数字化
热连轧生产线。

2020年，在学校的支持下，王国栋院
士倡导和推动东北大学冶金学院联合各
相关学科，成立了“低碳冶金前沿技术研
究院”，由冶金学院储满生教授担任院
长。这是我国第一所大学成立的低碳研
究院。

在采访的前一天，王国栋院士正在
和低碳研究院的师生一起研究一个涉
及钢铁全流程减排项目的推进工作，这
是与抚顺新钢铁联合承担的国家发改
委重点项目，目前已经取得了重要阶段
性成果。

为落实我省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
文章”的部署，不久前，鞍钢-东大高品质
钢铁材料制备及应用中试基地获批建
设。这是一个推进钢铁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基地。

80岁的王院士忙得“推不开门”，时间
紧得“分不开身”：企业来寻求技术上的支
持与合作，项目论证，技术方案交流，新技
术落地……

记者问王院士，“在攀登这座科研高
峰时，有没有遇到一些‘至暗时刻’？”他的
回答是，一般人眼中的困难，在他看来正
是有所作为的创新点、价值点。突破这些

“卡脖子”的问题、难题、短板，正是科研人
员的追求，是为国奉献、建功立业的机遇。

王院士说，有了科技创新，钢铁行业
将永远是朝阳产业。这位钢铁院士以一
颗永远不老的心，书写着钢铁人生，推动
钢铁由“傻大黑粗”向“绿富精强”转变，和
他的团队一起，心向未来，一往无前，攀登
高峰，创造新的辉煌。

心向未来 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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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王国栋一直在科研第一线“闯关”。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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